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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家乡，我总会自豪地念叨
出两个地方，一个是太和县的苗老
集，一个是望江县的赛口。这或许
是女子有别于男子的地方吧。女子
总会把两个故乡珍藏心间思念，这
两个故乡，就是出生地的娘家和出
嫁地的婆家。

望江县赛口镇正是我迢迢千
里 不 辞 辛 苦 所 嫁 之 地 。 我 很 是
傲骄于把唯一的八年青春放在此
地消费。由不谙世事的小女子，

操练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
能 干 婆 娘 ， 皆 拜 这 八 年 时 光 所
赐 。 用 妖 妖 娆 娆 做 婆 娘 来 形
容，实不为过。

欢喜水

第一次见到那么宽广悠长又清
澈澄明的水，是紧傍赛口镇东边的幸
福河。其时正乘坐一只机帆船由南
向北行走，见水面宽敞，水草碧绿，夹
岸杂树辉映，很是兴奋，问同船者，这
河可有蛇？能游泳吗？得到肯定回
答后，便长衣长裤地从船上纵身跳将
下去，畅游起来，只惊得一船人大呼
小叫。后来才知，此地女子是不给下
河洗澡的（天哪，这是游泳好不好）。
我这个北方呔子跳下幸福河幸福畅
游的事，传得很快，人还没到家，婆婆
就先晓得了，严肃地教育道，可不敢
再下河了，不准的。

然而，从小就欢喜水，见到南方这
么多这么好的水，哪里会放得下？夏
天我又偷偷到幸福河游泳，从西岸游
到东岸，坐在东岸的草坡上晒太阳，草
帽盖住脸，叫人家认不出北呔子，实在
惬意。有一回吓住了一个放牛人，他
看我从河里哗地站起身，吓得牛绳脱
了手，牛健步而遁，害他追撵好半天。

欢喜船

赛口最不缺的是水，南边不远

是阔大无边的武昌湖，西边是波光
如镜的焦赛湖，镇里的自来水厂就
是从焦赛湖取水的。常有个头大的
机器船在焦赛湖上开过，是沿湖村
庄的人来镇上赶集的。焦赛湖和武
昌湖之间有条大坝，叫赛坝，真是
壮观威武。因为喜欢水，闲暇时沿
着赛坝走湖看水，成了最美时光里
的最美意趣。

有一回在焦赛湖边的一处水湾
里，看见泊着几条船。是渔民放渔
网或采菱角时用的小小船，只中间
一个小空档，适合一人摇橹作业。
近距离观摩这船，想用手去摸摸真
实的船身。见小船缠绊在稠密的菱
角棵里，就试着朝上跳。终于逮住
一块石头踏脚，飞身一跃，跳了上
去，把小船砸得一个趔趄，人还没有
站稳，小船就快速地左摇右晃起来，
仿佛我是它的负累，必须立马掀翻
进湖水里才解气。我这个喜水的
人，居然就吓得缩在小船上不敢动，
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船底是个圆轮
子，不听使唤地瞎转悠，随时要翻
船。最后是没得选择地从摇晃的船
上翻滚进湖水里，湿了一身衣裳，连
滚带爬地上了岸。后来给当地渔民
说这个事，那人讲，如果我继续待船
上逞能，小船可能会翻个底朝天，把
我扣进水里面玩躲猫猫也未可知。
原来这次的欢喜船行为，差点让我

这个呔子冒大险呢。

欢喜逛

游逛赛口的老街，实在叫人欢喜
不尽。特别是那几条石板街，光洁蓝
亮的大石条，印满了几朝几代的脚
印，非常适合胡思乱想。老街上的糕
点店，都是私家手工制作，我就亲眼
见到制作米糖的老人，如何把炒好的
芝麻、米花和花生仁，倒进熬制黏稠
的麦芽糖液里，翻炒均匀后，放在木
模上擀平整，凉后切成米糖块的过
程。新做的米糖，酥香甜蜜，好吃到
可以忽略饭食的存在。老街中间有
个修鞋铺，修鞋师傅手很巧，喜欢一
边修鞋一边哼黄梅戏。石板街尽头
是裁缝店，店主美丽优雅，穿着时尚，
眼光超群，她从安庆进来许多好看的
布料，还有做样品的时髦成衣。赛口
的衣着风尚有一半是她引领的。不
用说，我也是她的常客。

逛老街时间长了，不但是个吃
货，还能哼唱黄梅戏呢。也心安理得
做几件美服，约等于拥有了锦衣玉食
之生活。

欢喜水，欢喜船，欢喜逛，这一切
的欢喜，皆因为欢喜一个地方，欢喜
一个人。欢欢喜喜过生活，妖妖娆娆
做婆娘，这是我在第二故乡赛口，尽
心尽意完成的作业。而后，这走山
看水的大脚板，就显得不慌不忙。

妖 妖 娆 娆 做 婆 娘
苗秀侠

儿时的雨天，总是因为鞋子湿
了没得换，只能在母亲的声声喝令
下，蔫蔫地待在家中。雨天阴晦，
屋内光线黯淡，地面返潮得厉害，
实在待不住，便端来小马凳，坐在
阶廊上听雨。屋檐滴雨好看又好
听，多雨时节，雨水绵密，顺着屋
顶瓦缝流下，在眼前织成一张张细
密晶亮的雨帘。雨帘之下，滴落的
雨水像一群顽皮的孩子，在阶踏石
上用力地跳跃蹦跶，滴答声、欢笑
声，如隔空敲钟罄。

雨下得特别大时，山口处便会
涌上一排排的雨浪，一层一层往高
处的山尖上赶，就像正在接受检阅
的女兵方阵，气宇轩昂，又妩媚多
情。年少的我，总被这近乎悲壮的
山前雨场面所感动，想象着它们是
从哪里汲取来的力量，去攀援那些
山巅，又将去往何处。

雨停的傍晚，对面山上总会传
来很多声音，山林间松涛阵阵如疾
风骤雨，林中老鸹“刮刮刮”，小山
羊在莽山间“咩咩咩”。幼时的我颇
不喜老鸹的叫声，总觉得它们像

“坏人”，拖着浑厚阴沉的调子，想
吓跑乖孩子，而小野羊就很惹人爱
怜，似乎总是在一声声地呼唤着

“妈—妈—妈—”。尺把长的我偎缩
在母亲怀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

山，一遍遍地追问母亲：“小山羊的
妈妈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啊？”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那
只小山羊，在等待父亲母亲回家。

山间日子清苦，父亲忙着在后
山开荒种茶，母亲为了贴补家用，
经常将我们姐弟仨丢在家中，独自
一人背着斗箩钻进对面深山里，采
药材、打蕨苗、摘洋桃 （野生猕猴
桃）、剪野栗。眼看着母亲爬过一道
道田埂，绕过迂回的山沟，身影越
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如豆大的
黑点，融进大山，我的心就开始慌
张了。“妈——”我强忍着心中的不
安大声喊。“哎！”母亲在山林间回
应我。母亲能听到我喊她，我的心
稍稍安稳。隔一会儿，我又忍不住
喊一声，母亲再回我一声，如此反
复。山谷间传荡着我和母亲的回
声，我终于安心许多。

有一阵子，五姑爷从浙江打工
回来，经营起了竹根生意，一根上
好的竹根可卖到二毛八分钱，运气
不错的话，一人一天可挖到一两百
条竹根，当天即可挣得五十元、上
百元，这确实很诱人。父亲母亲也
早出晚归，赶趟儿般地四处剪竹

根。经常晚饭吃罢许久，我给他们
准备的红糖水都凉透了，父亲母亲
都还没回来。我只能像往常一样，
带着两个弟弟坐在门前等候，对面
山鞍上，漆黑的天幕下，树影起
伏，倒垂下来的山路弯弯曲曲，像
一条匍匐在地的黄花蛇。我不停地
在心里问：父亲母亲何时才回来？

“姐，爸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小弟嘟着嘴，等得不耐烦了。

“快了，快了。我们去草垛上
等。”踩着搭靠的木梯，我拽着两个
弟弟爬上了高高的草垛。我们躺在
草垛里唱歌，歌是从学校学来的，

《小背篓》《七子之歌》《摘草莓》
《打月饼》，也有跟着父母亲学来
的，《十五的月亮》《少年壮志不言
愁》《粉红色的回忆》……一首接一
首，我们不停地唱，一直唱……

“ 老 三 ， 这 里 ， 伢 子 们 在 这
里！”一阵急促的呼喊，把我从香甜
的梦中唤醒，睁开眼，露出半个头
的大伯趴在木梯上，一边望着我
们，一边朝草垛下面喊着。两个弟
弟一左一右地在我手臂上枕着，他
们被我推醒，打着喷嚏。

那天，父亲母亲跑得太远，凌

晨三点才赶回家，他们回到家后，
先是到叔伯家找我们，后来又将屋
后的几个芋头窖都翻了个底朝天，
里里外外都找不到我姐弟仨，他们
几乎要急疯了。后来还是大伯灵机
一动，爬上草垛，才发现我们仨在
上面睡得那么沉。

大 山 深 处 是 故 乡
毕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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